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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
，
講
究
時
機
。

時
機
抓
得
準
，
是
光
榮
退
休
，
不
但
留
下
美
好
回
憶
，

更
會
退
而
難
休
，
不
斷
會
有
工
作
送
上
門
；
相
反
，
便
是

黯
然
引
退
，
無
人
關
注
，
帶

壯
志
未
籌
的
遺
憾
。

英
超
班
霸
曼
聯
領
隊
費
格
遜
統
領
曼
聯
球
隊
超
過
四
分
一

世
紀
，
在
曼
聯
重
奪
英
超
冠
軍
後
宣
布
退
休
，
他
在
聲
明
中
指

這
是
最
好
時
機
：
﹁
我
選
擇
在
球
隊
最
強
盛
的
時
間
離
開⋯

⋯

﹂

費
格
遜
憑

一
流
的
戰
術
、
靈
活
的
調
兵
遣
將
，
精
明
的
管

理
，
嚴
厲
的
軍
紀
，
帶
領
曼
聯
共
奪
得
三
十
八
個
錦
標
，
成
為

最
強
球
隊
之
一
，
令
球
會
富
強
，
打
造
一
個
又
一
個
受
歡
迎
的

球
星
，
他
自
己
亦
早
已
成
為
明
星
領
隊
，
他
的
每
一
個
決
定
都

牽
引

萬
千
球
迷
的
情
緒
，
他
在
場
邊
的
表
現
往
往
是
鏡
頭
捕

捉
的
焦
點
。

他
在
曼
聯
最
強
盛
時
為
自
己
寫
上
閃
亮
句
號
，
叫
球
迷
不

捨
，
球
會
挽
留
他
出
任
球
會
董
事
，
繼
續
要
借
助
他
的
光
環
，

保
持
球
迷
對
曼
聯
的
擁
戴
和
歸
屬
感
。

試
想
，
如
果
費
格
遜
在
曼
聯
連
連
敗
陣
時
宣
布
退
休
，
球
迷

斷
不
會
對
他
依
依
不
捨
，
還
會
反
過
來
痛
罵
他
怎
麼
還
有
顏
面

留
任
。
他
宣
布
退
休
，
換
來
的
不
會
是
歡
呼
、
掌
聲
，
球
會
更

會
視
他
如
瘟
神
，
與
他
劃
清
界
線
，
又
怎
會
重
金
禮
聘
他
做
董

事
？在

球
隊
輝
煌
的
時
候
說
再
見
，
費
格
遜
單
是
出
自
傳
已
可
大

賺
一
筆
，
﹁
長
勝
將
軍
﹂
的
自
傳
總
比
﹁
長
敗
將
軍
﹂
的
賣
得

好
價
吧
。

世
事
人
脈
間
總
有
份
微
妙
的
牽
引
，
費
格
遜
宣
布
退
休
後
八

日
，
由
他
一
手
提
拔
成
為
超
級
球
星
的
碧
咸
亦
宣
布
退
休
。

碧
咸
在
足
球
生
涯
高
峰
期
，
因
與
費
格
遜
意
見
不
合
，
被
賣

給
皇
家
馬
德
里
，
兩
人
關
係
由
﹁
父
子
﹂
變
仇
人
。

碧
咸
好
像
就
是
等
費
格
遜
宣
布
退
休
，
他
才
甘
心
宣
布
退
役
，
就
像
娛

樂
圈
不
成
文
的
規
矩
，
大
家
﹁
鬥
長
命
﹂，
誰
先
走
或
﹁
被
退
﹂
即
被
視
為

輸
了
。
碧
咸
比
費
格
遜
﹁
長
命
﹂
８
日
，
心
理
上
得
到
平
衡
。

碧
咸
也
是
在
最
好
時
機
宣
布
引
退
，
因
此
退
出
職
業
球
員
生
涯
後
仍
有

大
量
工
作
送
上
門
，
財
源
滾
滾
。

百
家
廊

朱
文
興

費格遜示範引退學問
查小欣

翠袖
乾坤

舒
婷
的
︽
船
︾，
意
喻
造
物
弄
人
，
儘
管
是
一
段

兩
相
情
願
深
沉
的
愛
情
，
因
為
人
為
或
客
觀
環
境

的
阻
隔
，
使
這
段
愛
情
如
擱
淺
的
船
，
無
奈
的
夭

折
。正

如
詩
人
的
詰
問
：
﹁
難
道
真
摯
的
愛
／
將
隨

船
板
一
起
腐
爛
／
難
道
飛
翔
的
靈
魂
／
將
終
身
監
禁

在
自
由
的
門
檻
。
﹂

詩
人
為
這
個
擱
淺
的
愛
情
發
出
不
平
鳴
，
餘
音
嬝

嬝
。舒

婷
雖
被
稱
為
朦
朧
派
詩
人
，
其
實
她
的
詩
一
點
也

不
朦
朧
，
特
別
早
期
的
詩
，
明
亮
可
喜
。

後
來
的
詩
風
曾
略
有
改
變
，
從
早
期
的
鮮
明
的
文

字
，
漸
次
進
入
含
蓄
。
從
她
之
後
寫
的
︽
會
唱
歌
的
鳶

尾
花
︾
可
見
一
斑
。

這
是
一
首
童
詩
，
共
有
十
六
段
。
茲
擇
最
後
一
段
：

你
的
位
置
　
　

在
那
旗
幟
下
　
　

理
想
使
痛
苦
光
輝
　
　

這
是
我
囑
託
橄
欖
樹
　
　

留
給
你
的
　
　

最
後
一
句
話

和
鴿
子
一
起
來
找
我
吧
　
　

在
早
晨
來
找
我
　
　

你
會
從
人
們
的
愛
情

　
　

找
到
我
　
　

找
到
你
的
　
　

會
唱
歌
的
鳶
尾
花

曾
讀
到
她
的
一
首
新
作
︽
送
友
出
國
︾，
便
十
分
清
新
感
人
，
如

最
末
的
兩
句
，
便
有
言
淺
意
遠
之
概
了
：

汽
笛
，
在
空
蕩
蕩
的
心
中
穿
織
鄉
愁
，

家
鄉
水
緩
緩
從
指
間
流
過
。

⋯
⋯不

相
信
分
離

不
相
信
遺
忘

不
相
信
虎
視
眈
眈
的
陰
影

依
舊
蹲
伏
暗
角

只
要
有
一
刻
是
自
由
的

就
讓
這
一
刻
圓
滿
吧
。

這
是
多
麼
恣
情
、
深
情
的
愛
情
啊
。

舒
婷
擅
寫
愛
情
詩
，
她
的
︽
致
橡
樹
︾，
傾
倒
了
千
千
萬
萬
的
年

輕
讀
者
。

她
這
次
送
給
我
的
︽
舒
婷
文
集
︾
第
一
卷
︽
舒
婷
詩
︾，
也
是
以

︽
致
橡
樹
︾
開
首
的
一
段
，
以
為
代
序
，
放
在
扉
頁
上
。
相
信
她
自

己
也
認
為
這
是
她
的
得
意
之
作
。
茲
摘
如
下
：

我
如
果
愛
你—

—

絕
不
像
攀
援
的
凌
霄
花
，

借
你
的
高
枝
炫
耀
自
己
；

我
如
果
愛
你—

—

絕
不
學
癡
情
的
鳥
兒
，

為
綠
蔭
重
複
單
調
的
歌
曲
；

也
不
止
像
泉
源
，

常
年
送
來
清
涼
的
慰
藉
；

也
不
止
像
險
峰
，

增
加
你
的
高
度
，
襯
托
你
的
威
儀
。

︽
致
橡
樹
︾，
除
了
運
用
比
興
的
藝
術
手
法
，
還
採
用
了
形
象
的

重
疊
和
豐
富
的
層
次
，
令
人
產
生
言
近
旨
遠
的
感
覺
。
詩
人
把
所

愛
的
人
比
為
高
大
的
橡
樹
，
把
自
己
比
作
燃
燒
的
紅
棉
，
她
既

﹁
絕
不
像
攀
援
的
凌
霄
花
﹂，
也
﹁
絕
不
學
癡
情
的
鳥
兒
﹂，
而
是
作

為
樹
的
形
象
與
愛
人
站
在
一
起
，
當
橡
樹
伸
出
像
力
、
像
劍
、
像

蜜
的
鐵
杆
，
作
為
紅
棉
的
她
，
也
將
自
豪
地
舉
起
﹁
英
勇
的
火

炬
﹂。

︵︽
說
舒
婷
︾
之
三
︶

令讀者傾倒的愛情詩
彥　火

琴台
客聚

友
人
家
中
菲
傭
說
，
菲
島
老
父

病
重
，
預
借
了
一
個
月
薪
金
急
飛

回
家
探
病
，
臨
走
請
來
一
位
同
鄉

做
替
工
，
潔
淨
大
方
知
書
識
禮
，

更
會
蒸
魚
懂
燒
幾
味
廣
東
菜
，
友

人
為
之
大
喜
正
要
考
慮
叫
對
方
可
有
辦
法

轉
為
長
任
僱
傭
，
怎
知
晴
天
霹
靂
，
舊
傭

守
信
回
港
，
這
個
貌
品
表
面
不
錯
之
替
傭

自
然
離
去
，
誰
料
﹁
替
傭
﹂
走
了
不
及
一

周
，
友
人
家
正
門
後
門
都
被
黑
社
會
貼
上

圖
文
恐
嚇
大
字
報
：
﹁
瑪
麗
安
還
錢
還
錢

還
錢
！
﹂
為
數
卅
多
萬
港
元
，
原
來
那
替

傭
是
個
飛
天
替
工
借
債
大
王
，
到
處
用
主

人
家
地
址
家
人
照
片
等
為
據
，
借
下
共
計

百
萬
，
家
家
﹁
苦
主
﹂
都
報
過
警
，
警
方

找
遍
代
理
僱
傭
行
都
無
從
追
捕
，
被
﹁
欠

債
﹂
的
苦
主
不
少
常
被
棄
入
死
貓
死
狗
，

更
離
譜
一
個
是
拖
部
大
垃
圾
車
載
來
一
車
垃
圾
塞
滿

你
家
門
，
寫
明
不
還
卅
萬
永
無
寧
日
，
主
人
想
破
財

擋
災
又
不
能
，
怕
讓
惡
人
纏
上
，
不
知
有
否
完
結
的

一
天
，
警
方
說
這
無
妄
之
災
已
知
有
七
、
八
家
，
無

端
端
受
黑
社
會
氣
，
不
知
如
何
消
解
。

其
中
有
一
戶
﹁
苦
主
﹂，
半
年
來
不
勝
其
擾
，
他

本
身
也
是
某
﹁
字
頭
﹂
有
頭
有
臉
道
上
﹁
大
哥
﹂，

無
端
端
做
了
受
害
人
氣
難
順
，
他
惱
從
心
生
也
找
黑

道
上
兄
弟
對
貼
街
招
倒
垃
圾
的
來
人
反
跟
蹤
，
有
一

次
追
捕
到
對
方
兩
個
﹁
馬
仔
﹂
小
嘍
囉
，
修
理
一

身
，
其
中
一
個
更
﹁
敲
跛
﹂
了
雙
腳
，
方
才
把
這
一

戶
﹁
討
債
人
﹂
止
遏
住
，
警
方
幫
辦
說
似
乎
這
一
招

以
黑
制
黑
才
是
好
辦
法
，
但
總
不
能
叫
人
民
個
個
入

黑
社
會
自
己
私
下
維
持
治
安
吧
？

警
方
老
友
說
，
其
實
香
港
像
這
種
黑
社
會
公
開
上

身
到
處
欺
平
民
好
人
的
﹁
債
上
身
﹂
事
，
每
日
有
過

萬
宗
在
交
收
進
行

，
若
認
真
執
法
起
來
出
到
解
放

軍
也
未
知
能
否
平
定
，
總
之
香
港
警
察
似
乎
落
力
於

鎮
壓
示
威
者
，
真
正
捉
賊
鎮
黑
者
不
知
有
多
少
人
，

於
今
似
乎
連
菲
律
賓
的
壞
分
子
，
也
橫
行
到
港
來
，

認
真
﹁
吹
漲
﹂
！

債上身
阿　杜

杜亦
有道

因
為
片
名
的
關
係
，
所
以
一
直
沒
什
麼

意
慾
入
場
欣
賞
湯
唯
的
新
作
︽
當
北
京
遇

上
西
雅
圖
︾，
不
料
電
影
的
後
勁
強
韌
，
而

且
口
碑
亦
相
當
不
俗
，
終
於
引
起
我
的
注

意
：
電
影
中
，
湯
唯
飾
演
的
﹁
小
三
﹂
表

面
是
拜
金
女
王
，
但
實
質
是
因
得
不
到
名
分
、

不
想
兒
子
出
生
後
沒
有
戶
籍
而
被
迫
到
美
國
生

育
的
可
憐
女
子
。
身
在
異
地
的
她
，
遇
上
本
來

是
知
名
醫
生
，
但
卻
為
了
照
顧
在
美
國
讀
書
的

女
兒
而
淪
為
司
機
的
男
主
角
，
簡
而
言
之
，
就

是
一
個
同
是
天
涯
淪
落
人
的
感
性
故
事
。

作
為
天
命
這
輩
的
香
港
人
，
不
少
也
有

離

鄉
別
井
，
並
在
異
鄉
苦
苦
奮
鬥
的
故
事
。
我
當

年
移
民
加
國
，
也
曾
從
事
不
同
的
行
業
，
甚
至

試
過
賦
閒
在
家
，
不
過
，
與
電
影
中
感
覺
鬱
鬱

不
得
志
的
角
色
不
同
，
我
悠
閒
的
時
光
其
實
是

半
自
願
的
：
那
段
日
子
剛
好
是
天
命
的
命
格
步

入
下
跌
周
期
的
時
候
，
所
以
與
其
勉
強
在
不
如

意
中
追
求
名
利
，
我
倒
不
如
樂
得
清
閒
。

其
實
天
命
的
其
中
一
位
朋
友
，
也
曾
舉
家
移

民
英
國
，
從
小
對
中
國
語
文
及
文
學
特
別
有
興

趣
的
他
也
因
此
而
失
去
在
這
方
面
繼
續
進
修
的

機
會
，
後
來
他
回
流
香
港
從
事
寫
作
事
業
，
發
展
的
路
雖

然
不
算
平
坦
，
但
他
也
從
沒
後
悔
過
這
段
移
居
外
國
的
日

子
，
因
為
他
雖
然
失
去
研
習
中
文
的
機
會
，
但
卻
賺
得
了

更
廣
闊
的
人
生
視
野
。

所
以
世
事
的
好
壞
，
往
往
視
乎
觀
點
與
角
度
，
甚
至
再

進
一
步
看
，
其
實
每
件
事
也
定
必
有
其
有
利
的
正
面
，
懂

不
懂
得
欣
賞
，
要
視
乎
閣
下
是
否
希
望
選
擇
愁
眉
苦
臉
，

還
是
笑
逐
顏
開
地
過
日
子
。
也
正
如
福
氣
亦
可
分
成
鴻
福

及
清
福
兩
種
，
前
者
帶
來
高
朋
滿
座
，
應
酬
玩
樂
，
後
者

則
是
寧
靜
地
一
個
人
享
受
粗
茶
淡
飯
，
但
只
要
懂
得
欣

賞
，
兩
者
也
是
各
有
所
得
的
好
福
氣
！

用心選擇好日子
楊天命

天言
知玄

看
到
有
專
欄
作
家
提
出
一

個
蠻
有
意
思
的
問
題
，
就
是

傳
媒
報
道
一
個
人
的
新
聞
，

如
果
是
錯
誤
的
，
等
於
被

﹁
烏
龍
公
審
﹂，
這
算
不
算
是

一
次
﹁
欺
凌
﹂
事
件
？

說
的
事
情
是
一
位
專
業
的
兒
科

醫
師
陳
曦
齡
，
因
為
疏
忽
而
未
向

醫
委
會
申
請
專
科
資
格
，
被
醫

委
會
裁
定
專
業
失
德
，
判
停
牌

一
個
月
，
緩
刑
半
年
。
但
有
傳

媒
報
道
她
是
﹁
冒
牌
專
科
﹂
。

事
實
上
醫
委
會
向
來
把
關
嚴

謹
，
如
果
有
人
冒
充
專
科
，
又

怎
會
輕
判
緩
刑
？

但
傳
媒
報
道
﹁
冒
牌
專
科
﹂
的

錯
誤
，
報
道
完
了
，
就
不
作
後
續

報
道
。
這
樣
的
新
聞
處
理
方
式
，

是
傳
媒
的
常
見
方
式
。
而
沒
有
後

續
的
追
蹤
報
道
，
就
會
對
當
事
人
造
成
﹁
欺

凌
﹂。
因
為
後
來
的
真
相
讀
者
看
不
到
，
假
如

相
信
了
本
來
的
錯
誤
報
道
，
對
當
事
人
就
是

一
種
傷
害
。

但
是
，
後
續
新
聞
因
為
常
常
都
不
會
造
成

哄
動
，
所
以
傳
媒
的
處
理
方
法
，
根
本
就
不

去
追
蹤
報
道
，
就
算
是
發
通
稿
到
傳
媒
，
也

多
數
不
予
理
會
。
這
正
正
是
造
成
﹁
欺
凌
﹂

的
原
因
。

我
們
常
常
在
報
上
看
到
一
些
很
聳
人
聽
聞

的
新
聞
，
而
且
新
聞
一
定
有
後
續
發
展
，
但

愈
往
後
，
事
情
變
得
愈
來
愈
不
重
要
。
因
為

新
聞
求
新
，
舊
聞
就
會
愈
做
愈
小
，
最
後
最

重
要
的
真
相
，
反
而
就
不
報
道
了
。
這
樣
的

﹁
欺
凌
﹂
事
件
，
實
在
值
得
傳
媒
思
考
。

因
為
對
事
件
的
當
事
人
來
說
，
事
無
大
小

都
影
響
很
大
。
但
對
傳
媒
來
說
，
事
件
小
了

就
失
去
報
道
價
值
，
但
事
件
小
的
時
候
，
通

常
就
是
當
事
人
可
以
﹁
平
反
﹂
的
機
會
，
但

隻
字
不
提
的
結
果
，
就
會
令
當
事
人
受
了
傷

害
無
法
消
除
。
對
傳
媒
來
說
，
事
過
境
遷
就

無
價
值
。
但
對
當
事
人
來
說
，
事
過
境
遷
卻

是
真
相
大
白
的
時
候
。
所
以
，
那
位
專
欄
作

家
的
﹁
欺
凌
﹂
疑
問
，
是
值
得
傳
媒
人
思
考

的
問
題
。

欺 凌
興　國

隨想
國

羅
志
良
的
︽
消
失
的
子
彈
︾
當
然
差

強
人
意
，
但
我
對
他
嘗
試
把
推
理
風
格

元
素
置
於
作
品
內
，
還
是
認
為
有
值
得

鼓
勵
的
作
用
，
至
少
在
芸
芸
民
國
槍
林

彈
雨
的
電
影
中
，
希
望
可
以
殺
出
一
條

新
血
路—

—

此
路
雖
然
未
通
，
卻
總
算
不
枉

此
行
。

導
演
對
推
理
世
界
中
的
慣
常
元
素
，
明
顯

有
刻
意
安
排
套
入
融
合
。
從
處
境
上
來
說
，

電
影
設
定
的
是
﹁
連
續
殺
人
事
件
﹂︵Serial

M
urder

︶—
—

把
兵
工
廠
內
的
幽
靈
子
彈
詛

咒
化
為
連
續
殺
人
脈
絡
的
主
軸
；
同
時
又
吸

納
﹁
尋
找
凶
器
﹂(H

ow
dunnit

︶
的
誘
點
，

將
幽
靈
子
彈
化
為
懸
念
所
在
，
結
果
經
由
冰

彈
再
推
至
骨
彈
才
作
水
落
石
出
的
解
答
。
而

在
推
理
詭
計
的
佈
局
上
，
最
重
心
的
當
然
在

﹁
密
室
殺
人
﹂︵L

ocked
R

oom
M

urder)

，
不

過
這
一
點
容
後
再
論
；
而
﹁
足
跡
詭
計
﹂

︵T
rick

of
Footprints

︶
都
有
嘗
試
融
入
，
見

於
開
場
時
郭
追
︵
謝
霆
鋒
飾
︶
追
捕
妓
女
殺

人
犯
的
部
分
，
以
足
跡
的
深
淺
來
判
斷
犯
人

的
身
高
體
重
年
齡
。
若
從
工
具
袋
︵G

adget

︶

的

構

成

來

看

，

筆

記

或

備

忘

錄

︵M
em

o
ran

d
u
m

︶
當
然
是
關
鍵
的
道
具

之
一
，
松
東
路
︵
劉
青
雲
飾
︶
的
筆
記
簿

從
不
離
身
已
可
知
其
重
要
性
。
最
後
從
理

論
角
度
入
手
，
導
演
也
不
忘
借
女
囚
傅
源

︵
江
一
燕
飾
︶
之
口
，
突
出
松
東
路
執
信

的
其
中
一
條
著
名
的
推
理
教
條
：
發
現
屍

體
的
第
一
人
往
往
正
是
最
大
嫌
疑
的
殺
人

犯
。
當
然
，
松
東
路
以
身
犯
險
，
透
過
嘗

試
上
吊
作
體
驗
式
的
查
案
，
也
可
看
成
從

演
員
劉
青
雲
自
身
的
經
歷
出
發
，
來
一
次
杜
琪

︽
神
探
︾
中
的
重
構
嘗
試
。

我
指
出
導
演
對
上
述
推
理
元
素
的
應
用
，
並
非
在
於

肯
定
電
影
的
成
就
水
平
。
事
實
上
，
電
影
的
粗
枝
大

葉
，
脫
序
的
線
索
近
乎
俯
拾
皆
是
，
任
何
人
也
難
以
為

它
掩
飾
作
辯
。
諸
如
丁
老
板
︵
廖
啟
智
飾
︶
與
松
東
路

的
﹁
天
意
裁
決
﹂
沒
有
了
下
文
︵
後
來
郭
追
與
松
東
路

的
俄
羅
斯
輪
盤
重
構
已
失
卻
了
推
理
本
色
，
淪
為
功
能

上
的
說
明
交
代
表
明
︶，
又
或
是
王
海
︵
王
子
義
飾
︶
竟

然
願
意
收
郭
追
的
丁
點
賄
款
而
冒
生
命
危
險
︵
還
是
老

套
至
人
死
後
還
是
留
下
紅
包
給
供
松
東
路
辨
悉
︶
等

等
，
要
舉
例
子
下
去
大
抵
由
衷
可
謂
罄
竹
難
書
。

《消失的子彈》的推理風
湯禎兆

路地
觀察

在泰山主峰西北二十公里處的長清區萬德鎮，
有一座海拔六百八十米的高山。山頂不圓不尖呈
方形，故稱方山；從遠處看，山頂部的外形又像
一個古代的方紐官印，故又叫玉符山。南麓一個
山青水秀的山坳裡，有一座靈巖寺。從唐代起，
靈巖寺就與浙江天台的國清寺、湖北江陵的玉泉
寺、江蘇南京的棲霞寺並稱為「輿內四絕」，被譽
為「海內四大名剎」之一，且名列其首。

五月的一天早晨，我乘汽車從濟南出發，一個
小時略多就到了靈巖寺。從寺外檀園的平台上向
北遠眺，滿目蒼巒疊翠，鍾靈毓秀，空氣中纖塵
不染；一座米黃色塔牆與灰色塔簷相間的古塔，
在 蘢的方山映襯下，顯得分外莊重典雅。這裡
是泰山的十二支脈之一，地處泰山背陰處，氣溫
低，春天來的要比濟南市區晚個把月。五月份，
當大明湖的柳樹已經成蔭時，靈巖的樹木才吐出
新芽，特別嫩綠，蒼翠欲滴，山色獨特。恰如元
代詩人董博宵所讚詠的，「靈巖奇異出塵寰，壓
盡江南萬重山」。記得二十二年前的一個春天，我
作為上海《文匯報》在山東的特邀記者，陪同時
任《文匯報》總編輯的張啟承先生和副總編輯石
俊升先生遊覽過靈巖寺。兩位先生當時均為首次
遊靈巖，對這裡景致之幽雅印象特別深，連連感
慨，「沒想到靈巖寺這麼幽雅，怪不得明代文學
家王世貞對這裡有『泰山背最幽絕處，遊泰山而
不至靈巖不成遊也』的評價。」

靈巖寺四季皆宜遊覽。夏天，這裡濃蔭蔽日，
涼氣襲人，是避暑的好去處；如遇雨天，綿延起
伏的方山上煙雨濛濛，置身其間，清涼愜意，如
入人間仙境；在這裡避暑，涼而爽，不像在海邊
那麼潮濕。深秋的靈巖寺，景色獨特，夾在蒼松
翠柏之中的五角楓、黃櫨、柿子樹等樹葉，被霜
打之後，有的變紅，有的變黃，滿山遍野，綠的

墨綠，紅的火紅，黃的金黃，構成了一幅色彩斑
斕的圖畫。靈巖寺的冬天，常常白雪皚皚，銀裝
素裹，惟余莽莽，此時進山，在梵音裊裊中賞
雪，猶如進入了一個空靈的世界，心靈也彷彿會
得到淨化。

靈巖寺的自然風光令人陶醉，人文古跡更加誘
人流連忘返。據史料記載，靈巖寺始建於東晉，
距今已有一千六百多年的歷史。現為世界自然與
文化遺產泰山的重要組成部分。山上山下，寺內
寺外，珍貴的文物古跡、千年古松隨處可見，連
一棵樹、一塊石頭，都有 許多美麗的傳說。

寺院廣場東側的山崖峭壁上，有一處「御碑
崖」，乾隆帝的八塊御碑鐫刻在這裡。據記載，當
年乾隆皇帝對靈巖寺情有獨鍾，巡遊途中先後八
次駐蹕在靈巖寺，留下了眾多題詩御碑，至今保
存較為完好的還有二十六座。

進入第一道山門金剛殿，乾隆的御筆「靈巖寺」
三個大字鐫刻在簷內門框上方。在第二道山門大
雄寶殿的西側，有兩棵柿子樹長在唐代摩頂松的
樹杆上，松冠繁茂，形似如意，柿子樹能吮吸到
豐富的養分，年年都結出纍纍果實，每到深秋，
紅彤彤的柿子掛在綠瑩瑩的柏樹上，形成「柏柿
如一」景觀，意蘊為「百事如意」，深受僧人和遊
客青睞。

大雄寶殿背後東側，有一棵兩千多年的漢柏，
在此向東瞭望，只見迎面山峰上有一塊奇石，形
如一位老僧，拄 禪杖，披 袈裟；「老僧」身
石頭後的松柏，活像正在跟隨老僧誦經的弟子。
陪同我的當地友人介紹說，這叫朗公石。相傳東
晉時的高僧朗公在泰山建起第一座佛教寺廟後，
常雲遊到方山聚眾講經。講到妙處，有一個小和
尚恍然有悟，情不自禁地說，「你把石頭都說得
點頭稱是了！」眾僧向山上望去，果然見一塊形

似老漢的石頭頻頻點頭。朗公感慨地說，方山的
石頭也有靈性。於是，在這裡也建了寺廟，靈巖
寺因此而得名，方山也被叫成靈巖山，那塊奇石
則被叫做「朗公石」。

在漢柏和多棵千年古松環繞中，一座單簷廡殿
頂、斗拱式建築映入我的眼簾。這是千佛殿，由
唐代高僧惠崇始建，宋代擴修，是靈巖寺中保存
最完好、規模最宏大的主體建築。進入殿中，只
見中間長方形須彌座上有阿彌陀佛等三尊大佛，
周圍牆上有數千尊銅鑄和木雕小佛，故名「千佛
殿」。

最令人稱奇的是千佛殿內四周靠牆的四十尊彩
色羅漢泥塑，塑的是寺內四十位高僧的形象，大
小高矮都與真人一般，個個造型逼真，神態生
動，口目傳情，呼之欲出。如，有的似在凝目沉
思，有的似在高談闊論，有的似在洗耳恭聽，還
有似在激烈辯論，一尊羅漢脖子上的青筋都暴出
來了，或許辯不過旁邊那一位而憤怒所致⋯⋯這
些彩塑中，三十二尊塑於宋英宗治平三年，即一
○六六年，距今已有一千零四十七年，仍保存完
好，因先人用的是雄黃、硃砂等礦物質染料，至
今連皮膚、筋脈、嘴唇等的顏色依然還是那麼逼
真，是研究古代雕塑和佛教文化的珍貴實物，也
是我國泥塑遺存的藝術瑰寶。清末著名學者梁啟
超曾題詞稱讚靈巖寺泥塑是「海內第一名塑」。當
代藝術大師劉海粟則讚譽，「靈巖名塑，天下第
一，有血有肉，活靈活現」。幸運的是，「文革」
破「四舊」時，這裡有部隊駐紮，彩塑和寺院未
受損壞。

出千佛殿，經過御書閣向西，一座古塔在青松
的簇擁下昂然挺立。這塔叫辟支塔，「辟支」來
源於梵語「辟之迦佛陀」，簡稱為「辟支佛」，辟
支塔的名字由此演化而來。這座高五十六米 、八
角九級十二簷的閣樓式磚塔，始建於宋淳化五
年，先後花了六十三年才建成。塔基上鐫刻的古
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皈依佛門的故事浮雕，至今
依然非常清晰；塔身為青磚砌築，塔簷自下而上
逐層遞減，獨具一格，特別典雅；塔頂為鐵質塔

剎，直插雲霄，既起到牽引加固作用，也是裝
飾，還可避雷。先人設計之巧妙，構思之新穎，
施工之精細，造型之典雅，令後人歎服。曾在濟
南任過兩年齊州知州的北宋著名文學家曾鞏，用

「法定禪房臨峭谷，辟支靈塔冠層巒」的詩句，讚
詠靈巖寺的這座標誌性建築。

從辟支塔向西穿過一片松林，就到了墓塔林。
這裡坡陡向陽，環境幽雅，一百六十七座石質墓
塔被蒼翠的松柏覆蓋其間。墓塔大都由塔座、塔
身、塔剎構成，呈方形、圓形、八角形。塔身大
小、高低、造型各不相同，標誌 僧人在世時香
火的旺盛度，每座塔身上都刻有僧人的法名和建
塔年號。靈巖寺建寺起從北魏到唐、宋、元、
明，歷代一百六十七名高僧圓寂之後皆安葬於
此。半數墓塔旁豎有墓碑，記載 高僧的經歷，
與寺內御書閣等處的歷代名人石刻等古跡一起，
成為記載靈巖寺歷史沿革、研究我國佛教發展史
的珍貴文化遺產。靈巖寺的墓塔數量僅次於嵩山
少林寺，但少林寺是磚塔，靈巖寺則都是石塔，
在全國的石塔林中堪稱第一。上世紀八十年代初
走紅一時的電視連續劇《武松》中的武打場面，
就是在靈巖寺墓塔林取景拍攝的。

離開墓塔林時，斜陽如血，隨 一陣鼓聲響
起，誦經聲、木魚聲輕輕傳來，聲聲入耳。寺內
有十五名僧人，每天早上五點、下午四點半兩次
做課誦經。晨鐘暮鼓響起時，幽靜的山谷中梵音
繚繞，千年古剎展示出獨特的生機與魅力。

古塔梵音靈巖幽

■千佛殿內的彩色羅漢泥塑栩栩如生。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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